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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雷雨》、《画中情思》女主人公形象的相异之处 
 

《雷雨》与《画中情思》这两部作品中的女主人公形象整体上有相似之

处，因为蘩漪和吉拉娣都是有血有肉的人，且都是才华与美貌兼具的女性，但

是生活在一个男尊女卑的社会里，就注定了她们人生的悲剧性。当然，《雷雨》

与《画中情思》中的女主人公虽有相似之处，但不可能是完全相同的。面对不

同的客观环境、相异的文化因素，她们的人生面貌也是迥然不同的，这种差异

集中体现在各自作者心目中的理想女性形象身上，表现在她们为人处事、觉醒

程度等方面上。 

 

第一节  任性与隐忍——处世态度的差异 

 

曹禺在《雷雨》中所塑造的蘩漪是个任性的有着雷雨般性格的女性，她在

为人处事方面采取极端的态度，“不是恨便是爱，不是爱便是恨，一切都走向极

端”，“她的生命交织着最残酷的爱与最不忍的恨”[1]，作品向读者展示了一种

任性的尖锐的美。西巫拉帕在《画中情思》中所塑造的吉拉娣则是一个传统的

理想女性，在为人处事上处处都体现着自己良好的修养和理性精神，作品向读

者展示的是一种隐忍的优雅的美。 

蘩漪是个任性的女人。所谓任性，意指“放任自己的性子，不加约束”。[2]

之所以说蘩漪是任性的，因为她不虚伪，不掩饰，更不懂得矫揉造作，为了达

到自己的目的而无所顾忌；爱就是爱，恨就是恨，两者泾渭分明，绝无妥协之

处，其言谈举止及所作所为都出自其尖锐任性的天性的驱使。“但是她也有更原

始的一点野性：在她的心，她的胆量，她的狂热的思想，在她莫名其妙的决断

时忽然来的力量。„„她会爱你如一只饿了三天的狗咬着它最喜欢的骨头，她

恨起你来也会像只恶狗狺狺地，不，多不声不响地狠狠地吃了你的”，蘩漪的出

场说明已经呈现给了读者一种颠覆传统的印象，这是与那些默默忍受男权奴役

的传统妇女截然不同的女性，她是一个任性的甚至有点儿“阴鸷”的女人。她

的任性表现在她那原始的野性上，更表现在她莫名其妙所做的决断上。自己自

己得不到的，就要让它毁灭，这就是她那极端性格下所做的莫名其妙的决断。

她就像一个被环境扭曲变形的人，其性格相当的尖锐，趋于极端，没有任何调

和的余地。曹禺在《雷雨·序》中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蘩漪的这个性格，“也

许蘩漪吸住人的地方是她的尖锐，她是一把犀利的刀，她愈爱的，她愈要划着

深深的创痕。她满蓄着受压抑的力”。她的任性突出体现在她对爱的追求上。为

了获得所谓的爱情，她拒绝再去做一个合乎封建社会伦理规范的好妻子、好母

                                                        
[1]曹禺.雷雨日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374 

[2]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第 5 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1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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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任性地与继子周萍陷入了一段不伦之恋，走上了一条“母亲不像母亲，情

妇不像情妇”的道路。而这也正是多少年来评论家对蘩漪争议最大的地方，毕

竟乱伦是几千年的中华伦理道德所不能容许的。可是，“我不后悔，我向来做事

没有后悔过”，敢作敢当、率真任性的蘩漪就像“一匹执拗的马”，为了心中所

谓的爱情，“毫不犹豫地踏着艰难的老道”向前走去；为了“重拾起一堆破碎的

梦”，完全无视世俗的眼光，更不去计算事情的后果及可能给自己带来的种种利

害得失。她舍弃了拥有的一切，将所有的感情、名誉乃至生命都交给了周萍，

希望能获得真正的幸福，可最后却不得不面对惨败的现实。爱情的丧失，希望

的破幻灭，使她濒临崩溃的境地。但任性的她，不可能坦然接受如此的失败，

更不可能忍气吞声下去。她一步步地走向了疯狂，她的任性与疯狂使她最终失

去了理智，在毁灭一切的同时，也毁灭了自己。“我过去的是完了，希望大概也

是死了的。哼，什么我都预备好了，来吧，恨我的人，来吧，叫我失望的人，

叫我嫉妒的人，都来吧，我在等候着你们。”彻底绝望的蘩漪，向整个世界发出

了自己挑战的宣言，在人生最后的“决断”上做出了最惊人的选择，即使“掉

在冰川里，冻成死灰”，亦在所不惜。任性的蘩漪，终于还是凭着自己极端尖锐

的性格，化作一道闪电，炸毁了这个“圆满而有秩序”的封建家庭，耀眼了整

个黑暗的大地。 

相较于蘩漪的任性，吉拉娣则是个隐忍、理性的女人。“把事情藏在内心，

勉强忍耐”[1]在《画中情思》中，近乎完美的吉拉娣出身皇族之家，有着良好

的教养，同时又有一颗善良克己之心，温柔优雅的性格，她的心胸和见识远在

一般女性之上，她隐忍与自制的能力更是作品中的男性所达不到的。 

吉拉娣心中一直憧憬着甜蜜的爱情与幸福的家庭生活，可是天意弄人，一

直到三十五岁之时，才等来了年过半百的老侯爵，走进了一段没有爱情基础的

婚姻。就在她对爱情绝望的时候，却在日本受到了诺帕朋狂热的追求。也许，

诺帕朋的出现，在吉拉娣与老侯爵死水般的婚姻中只是投下了一颗小石子，但

它在吉拉娣心中激起的，却是生命和爱情的浪花。可以说，直到诺帕朋的出

现，她才体会到真正意义上的爱情。然而，尽管如此，面对着诺帕朋热情如炽

的追求，她却表现出了极致的隐忍与理性，一直以长辈的身份来劝解诺帕朋。

她不是不爱诺帕朋，相反，她爱得更深、更执著，只是理智告诉她不能去接受

诺帕朋的爱，她绝不会让自己以及她所爱的人的生活落入不可收拾的地步，所

以她将这份爱深深地埋藏在心底，并用尽了所有的力气使两人的关系保持在相

对安全的地步。如果理解这份爱对于视“爱情是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的吉拉

娣生命的意义，那么读者就很难不被吉拉娣超强的隐忍能力及自制力所折服。

为了自己的身份、名誉，也为了诺帕朋的前途，吉拉娣一再地去强迫自己拒绝

诺帕朋，此时看似柔弱的吉拉娣却展现出了其理智、坚强、隐忍的性格，而这

                                                        
[1]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第 5 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1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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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都是冲动的诺帕朋所做不到的。尽管她深恋着诺帕朋，但却能够用女性少有

的强有力的理智与冷静，克制住自己的感情，将自己那份强烈的爱深埋在心

底，一而再再而三地拒绝着诺帕朋的求爱。最后当得知诺帕朋三个月后就要结

婚的消息之后，吉拉娣的隐忍、自制更是得到了集中的展现。她对诺帕朋说：

“我先向你表示祝贺。我是相信爱情的人，所以祝愿你们相亲相爱，不管是在

结婚之前，还是在结婚之后。祝你们爱得深、爱得快！”晴天霹雳袭来，对生活

所抱有的一丝希望最终化成了灰烬，心在滴着血，可是脸上依然写着微笑，为

这个自己心中深爱的男人祝福，在这个温柔高雅的躯体下面，该有着怎样坚强

的灵魂才能有如此的定力呢？这一幕是最能体现吉拉娣性格美的部分，在她美

绝尘寰的风姿容华之上，更闪烁出隐忍自制的理性光辉。她的理智、冷静、坚

强与隐忍，在作品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第二节  叛逆与顺从——觉醒程度的差异 

 

在传统的男权社会中，女性一直都处于社会的边缘，一直都是男性的附属

品，女性的自我意识、女性的个人权利都被社会所扼杀。所以，女性觉醒的表

现最初主要是指对自身身份的认知及对男性统治地位和女性屈从地位的抗争，

她们追求平等，追求自由的爱情与婚姻。如本论文第二章所述，蘩漪和吉拉娣

两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都同样地置身于比较艰难的生存境况之中，那么如何

面对这样的生存困境，叛逆或是顺从，就体现出了两人在觉醒程度上的差异。 

蘩漪是个叛逆的女性，她具有强烈的反叛意识和自我意识。所谓叛逆，意

指“背叛；有背叛行为的人。”[1]蘩漪虽然身处封建专制极其强烈的牢笼之中，

但她的思想却没有被禁锢，为了追求自己的自由与幸福，她敢于藐视数千年的

封建礼教及其伦理观念，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名誉及生命，当然就连采取最残

酷最极端的手段也在所不惜，这是以往任何一个中国的传统旧式女人所做不到

的。 

        在中国社会里，“男尊女卑”是数千年来植根于人们意识深层的封建观念。

女性凡事只能顺从，对自己遭受到的屈辱也只能默默忍受，不得有丝毫的反抗，

“三从四德”一直都是衡量女性人生价值的标准。而对于红杏出墙、乱伦等行

为则是口诛笔伐，视之为大逆不道之举。所以当 20 世纪初剧烈的社会变革和思

想变革到来之后，女性也开始觉醒了，她们也开始为争取自己的自由及权利而

抗争了。蘩漪正是当时社会背景下所特有的产物，只是她做得远比一般的女性

更为大胆。作为一个具有现代气质的女性，她读过一些书，有自己的思想，也

敢于做出自己的决定，虽然不幸成了封建婚姻的牺牲品，但是她不甘于这样的

命运，仍敢于冲破封建的束缚，大胆地去追求自己的爱情。她就像“一匹执拗

                                                        
[1]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第 5 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1022 



华侨崇圣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7 

 

的马”，充满了叛逆的气息，在她的身上有着火炽的热情、强悍的心，及许多旧

式女性所没有的敢于反抗权威、不甘屈辱的精神品质，她代表着“五四”以来

女性追求爱情、追求个性解放的最强音。面对着周朴园与周萍两父子对感情的

欺骗与冷漠，蘩漪的生命意识越发的强烈，此刻十几年来的孤独压抑，再加上

对爱情的绝望，终于促使她发出了生命的呐喊，“不，我不愿意。听着，我不愿

意”。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她毫不回避，也绝不退缩，她要做一次“困兽的

斗”，她要快意地发泄心中的怨恨，恣意地爆发心中的不平。“现在我不是你的

母亲。她是见着周萍又活了的女人，她也是要一个男人真爱她，要真真活着的

女人！”从这句惊世骇俗的宣言中，我们更可以看出蘩漪的勇敢、反叛已经远远

超出了其所处的时代，相对于那些安于本分、安于命运的许许多多的女性来

说，她的叛逆、她的不屈、她的反抗是多么的惊人与勇敢。她颠覆了几千年来

人们顶礼膜拜的男权统治的权威性和无可争议的男性地位，这些“大逆不道”

的言行充分体现了蘩漪的叛逆意识和觉醒的程度。 

吉拉娣是集泰国传统女性的美好性情于一身的女性形象，高雅、隐忍、温

婉、顺从，宛如一枝空谷幽兰散发着令人难忘的馨香。相比蘩漪的叛逆，吉拉

娣则是一个顺从的女性。顺从，“依照别人的意思，不违背，不反抗。”[1]多年

贵族家庭的教育和宫廷生活的熏陶，造就了吉拉娣这样一个容貌、才艺、性情

都无可挑剔的贵族女性，尽管她也曾接触过西方的文学，也向往憧憬着自由的

爱情，但是骨子里她却是一位标准的封建淑女。她从不主动去要求什么，一切

都随缘，即使是再大的委屈，也乐于从命，似乎满足他人、顺从长辈就是她天

生注定的宿命。在皇族家庭与宫廷生活中，皇权是至高无上的权威，决不允许

有丝毫的抵触与违抗，因此在这样的教育体制下长大的吉拉娣，理所当然地认

定隐忍、顺从就是天经地义的。她不会去考虑明天会怎么样，只是把顺从看成

是永恒的标准。吉拉娣在这个被禁锢的世界里，百无聊赖地把绝大部分的时间

都花在提高自身的修养上，绘画、看书、妆扮自己等，当然其目的无非有二，

一是打发寂寞的时间，二是“保护好自己的容貌，使之永不衰败”。她严格地按

照封建社会对女性的要求去行事，对男权社会的道德规范绝对地顺从。记得西

方有位哲人曾经说过，“人类不是温和的动物，这种动物需要得到爱”。爱与被

爱，是人的本性，但是封建理性文明对人类，尤其是女性的束缚与压抑，却往

往使她们与真正的自我生命失之交臂，造成生命的悲哀与无奈。吉拉娣憧憬爱

情、渴望爱情，却无力去追求爱情，她被社会和自己禁锢在那个封建色彩浓厚

的家中。生命最大的孤独莫过于精神的无所依傍，面对着孤独寂寞的生活，吉

拉娣选择了顺从，她没有像蘩漪那样勇敢大胆地去追求，她只是日复一日、年

复一年地去默默忍受。其实这正是以放弃自我为代价的，而这一切又都是她在

苦苦挣扎之后所作出的选择。她是当时封建贵族社会的理想女性，总是努力地

                                                        
[1]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第 5 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1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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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自己的感情流向宽容，特别是对自己爱的人一味地顺从，一味地牺牲和无怨

无悔的付出，将自己的感情控制在理性的范围内，始终以理智来压抑自己喷涌

而出的感情，以宽容来对待社会的不公，以达到贵族社会对女性“善”的道德

要求。顺从，体现了封建文化中的道德规范；而宽容，则体现了小乘佛教中的

精神力量。两者的合力铸就了吉拉娣这样一个隐忍顺从、任劳任怨、宽容待人

的泰国贵族女性，这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与我们儒家所提倡的以“仁”为核心的

道德主义哲学不谋而合。 

 

第三节  女主人公形象相异的原因探析 

 

        《雷雨》和《画中情思》中的女主人公形象在很多方面存在着相似之处，

但曹禺和西巫拉帕所歌颂的这两个理想女性形象之间却存在着极大的差异，那

么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何在呢？ 

         在探析蘩漪与吉拉娣相异性的原因时，我们有必要来比较一下 20 世纪初中

泰两国在接受西方思想文化方面的差异。 

         邱紫华先生在其《东方美学史》一书中，曾经指出：“一个民族对外来文

化的接受程度是同该民族所需要程度成正比的，而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和取舍的

方式取决于该民族的基本精神”[1]。所以，尽管 20 世纪的中泰两国都在不同程

度上接受并吸收了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西方民主、自由、平等、追求个性解

放的思潮影响了两国的文化、文学以及国人的思想，中泰两国也都经历了一个

“西化”的过程，但两国的“西化”却存在着明显的区别。 

20 世纪初期的中国，处于一个内忧外患的年代，中华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存

亡的时刻，每个中国人都有着深深的危机意识。从近代鸦片战争开始，西方的

资产阶级文化蜂拥而至，侵蚀、冲击、溃决着中华传统文明的堡垒，成为“五

四”新文化运动的开端。而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新文学革命时期兴起的思

想文化斗争，更是对黑暗落后的旧中国以及“吃人”的传统封建礼教进行了猛

烈的抨击，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了根本性的批判。 

此时，以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等人为代表的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开

始反思并付诸行动，他们积极地去学习引进西方先进的文化思想，致力于民众

的思想启蒙，以求改良社会，救国救民。他们对于西方文学坚持的是“门户开

放”与“拿来主义”原则，全面地否定批判传统文化，积极引进吸收西方文

化。当时的中国社会没有人怀疑学习西方文化的必要性，也没有人规定中国作

家只能向西方学什么和必须怎样学。各种风格、流派、倾向的西方文学向成长

中的中国作家打开了一座奇异瑰丽的艺术宝库。他们大胆地汲取异域营养，同

时也探索尝试、反复抉择。曹禺的戏剧创作亦是如此。虽然有着极为深厚的传

                                                        
[1]邱紫华.东方美学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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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文化功底，但在话剧创作中，曹禺更倾向于全面地学习西方。他的创作主要

受到易卜生、莎士比亚、契诃夫、奥尼尔等的影响，这些西方戏剧大师的卓越

艺术先后影响着曹禺，他们作品中的女性气质给了曹禺很大的启发。因此，曹

禺早期作品中的女性很明显地带有西方的现代气息，她们往往大胆地去追求真

爱，也往往具有冲破家庭藩篱的决心与勇气，她们的个性也许在当时的生存环

境下不被社会所容，但是作为文学形象却总是深深地吸引着读者。这是西巫拉

帕早期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所不具备的。任性、叛逆的蘩漪显然是曹禺塑造的众

多女性形象中最典型，也最具爆发力的一个。在她的世界中，在那个时代的中

国，她是一个预言，她代表了一种不向传统旧势力屈服的力量：她的存在就是

要粉碎阻扰自己追求个人幸福的传统势力，就是要荡涤雷雨到来之前那压抑和

郁闷的空气，令整个中华大地焕然一新。这正如当时的中国社会，“五四”飓

风业已刮过中华大地，无数像蘩漪这样的女性，个性被唤醒，凭借着与生俱来

的追求自由平等、追求幸福的本能，她们勇敢地追求自己未来的生活，释放压

抑千年的能量，然后勇敢地与旧势力同归于尽。 

        而同一时代的泰国，尽管在西方列强的侵略下也丧失了一部分的主权，也

面临着内忧外患之困，但相对来说，作为英法两国缓解利益冲突的国家，在形

式上得以保持了国家的独立，因此，在泰国就不像中国那样，有着最切身的民

族危亡意识。所以在泰国近现代文学作品中，其反帝反殖反封建的思想也就相

对地比较薄弱。同时，泰国学习西方，改革维新是在泰国王室的倡导下完成

的。这样的改革类似于中国 19 世纪洋务派的“中体西用”思想，即“在维护本

国传统的以君主专制为核心的政治文化和宗教的前提和基础上，吸收西方科学

技术和移植西方军事、行政、财政等方面的制度。”[1]以泰国传统文化为根

本，西方科学技术为用是泰国“西化”过程的最本质特征，这样的改革维新本

身就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在这种精神的指导下，当时的泰国文学界尽管也引进

西方的文学作品，但引进翻译的大部分都是西方一些二、三流的作品，“初期

的泰国翻译家的审美取向：她们选择的只是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而不管其作

品的文学价值如何”[2]，注重文学的趣味性，偏向于通俗文学的翻译，是早期

泰国文学翻译的一大弊端。无怪乎泰国的一位评论家称此期的翻译作品为“都

是些应该扔到字纸篓里的东西”[3]。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泰国近现代文学就

不可能像中国那样广泛而深入地汲取西方文学的营养。 

同时，泰国还是一个佛教盛行的国度，全国绝大多数的民众信仰小乘佛

教。由于统一信仰小乘佛教，泰国人民从上层皇族到下层平民都极为重视个人

的道德修养，因为小乘佛教主张的正是通过道德的修养以达到自我解脱的境

地，因此道德意识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在这里，佛教已经变成一种强大的

                                                        
[1]贺圣达.“泰体西用”：近代泰国思想发展的特点.昆明：东南亚,1996,(1).39—43 

[2]栾文华.泰国文学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147 

[3]栾文华.泰国文学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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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支柱，同时更是一种柔性的统治力量。佛教在泰国的政治、经济，乃至日

常生活中有着无可取代的地位。“它维护封建伦常关系及弥合宗法等级间的裂

痕，起到泯灭人们与现实抗争的意志和勇气的作用。它在封建经济建设中，在

维持和巩固封建秩序上，在调节人际与社会运行的关系间，无不是一种强大的

凝聚力。这种以封建文化为背景的‘道德’观念，通过伦理政治、内圣外王的

途径达到道德与经济、义与利的完整实现。”[1]所以，尽管西方意识形态一度

大举入侵泰国，但由于长期佛教文化熏陶所铸成的统一的宗教信仰使整个民族

具有较强的凝聚力和自信心，泰国人民对本民族的道德观和价值观极为推崇，

“泰国作家大多固守着本民族传统的道德观和价值体系。作品中体现的道德观

单纯明晰，美与丑、善与恶的界限绝对而分明，斩钉截铁，不带丝毫的模糊性

与暧昧性。”[2]因此，泰国小说在很多时期仍然能保持其思想的完整性和独立

性，其小说中所体现的人生观也总是积极乐观的，尽管也批判社会的不公，发

泄对某些社会黑暗现象的不满，但对整个民族的前途还是充满了信心的，有着

明确的生活目标和人生理想。 

美国人类学家鲁恩·本妮迪特曾指出：“个人生活史的主轴是对社会所遗

留下来的传统模式和准则的顺应。每一个人，从他诞生的那刻起，他所面临的

那些风俗便塑造了他的经验和行为。到了孩子能说话的时候，他已成了他所从

属的那种文化的小小创造物了。待等孩子长大成人，能参与各种活动时，该社

会的习惯成了他的习惯，该社会的信仰成了他的信仰，该社会的禁忌就成了他

的禁忌。”[3]作为一个泰国人，西巫拉帕从小就接受了泰国传统的文化教育，

父母的教诲、学校的教育、社会的交际等等，而这些处处都渗透着泰国民族传

统文化的气息。正是在这样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之中，西巫拉帕的心灵不自觉

地刻上了民族文化精神的烙印，他的心灵结构中从一开始就融合着泰国民族的

文化精神和审美心理。相对于曹禺向西方文学的全面学习、积极吸收，西巫拉

帕就显得传统多了，当然，这主要是社会背景和民族性格使然。这表现在文学

上，就是此期西巫拉帕创作的反封建的作品更多的也仅仅停留于对民主、自

由、平等的向往及对婚姻自主等个性解放的追求上，他不可能超出其所处的时

代，更不可能像曹禺那样塑造出蘩漪这样反叛传统的具有颠覆性性格特征的女

性形象。而作为吉拉娣性格特征中的“隐忍”、“顺从”、“宽容”，则反映

了在封建制度下泰国民族思想文化的普遍现状：一方面表明了当时社会对理想

女性形象的要求，另一方面更表达出作者对现存制度文化的改革主张。作为泰

国封建社会理想的女性形象，吉拉娣却没能等来自己的幸福，带着深深的遗憾

离开了人世。吉拉娣的逝去，预示着传统文化制度不可避免的衰败，更象征着

一种旧的文化在其衰败之前，必然有一个历变的蜕变过程，这个过程是渐进

                                                        
[1]周婉华.泰国历史小说<四朝代>中柏怡性格的文化意蕴.昆明：思想战线,1996,(2).41 

[2] 李欧, 黄丽莎.泰国现当代小说发展述评.武汉：外国文学研究,2011,(1).134 

[3]汪澍白.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史论.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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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非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在吉拉娣的身上有太多旧时代所刻下的无法摆脱

的痕迹，但作为一个新旧时代交替的女性，她对爱情、对幸福的渴望与追求却

恰恰反射出了新时代女性解放的曙光。相对于蘩漪，吉拉娣的觉醒程度或许逊

色了不少，但作为一个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她的诞生同样预示着新时代即将

到来，而她正是那个承前启后的代表人物，这是历史的进步，也是文化的普遍

性和时代性所决定的。 

         蘩漪和吉拉娣，一个任性、叛逆，一个隐忍、顺从，尽管觉醒的程度不

同，但是却共同地说明了，当资本主义以势如破竹的气势闯入封建社会时，当

个性解放的浪潮以势不可挡的力量冲击着传统的思想体系时，自由、民主的思

想也已经开始逐渐地渗入到人们的心中，人的生命意识已经开始觉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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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论 

 

综上所述：我们从《雷雨》和《画中情思》这两部作品中，可以看出其共

同的特点，那就是蘩漪和吉拉娣都是生活在社会新旧意识形态交替的时代，新

思想、新观念与传统旧势力之间正在进行着激烈的较量，她们的悲剧命运也因

此有很多相似的特征，同时这也是历史的必然。但是，由于两位女主人公生活

在不同的国家，所处的社会环境也不同，又具有截然相反的性格特征，所以，

她们的悲剧也就表现出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特点。 

“由于多元文化和跨文化传播手段的发展，比较文学越来越倾向于一种多

文化的总体研究：围绕一个问题或一种现象在多种文化体系进行相互比照和阐

释”，“这种比照和对话的结果正是使各民族文学的特点得到彰显，各个不同

文化体系的文化特色也将得到更深的发掘而更显出其真面目、真价值和真精

神。”[1]进行《雷雨》和《画中情思》女主人公形象的比较研究，正是为了更

好地认识二十世纪初中泰两国的女性生存状况，更好地了解《雷雨》和《画中

情思》所反映出来的中泰两国文化及其作者所生活时代的面貌。 

         蘩漪和吉拉娣都很不幸，但她们的生活经历及悲剧命运，对于今天仍处于

男权社会的女性，仍有启迪作用；她们性格中的缺憾及造成悲剧的因素，同样

值得我们去认识与总结。以史为鉴，对更好地创造男女平等、和谐共处的生活

和工作环境大有裨益。当今社会，虽然女性的社会地位得到很大提高，但从根

本上来说，男女平等的观念还未完全落实到全世界所有的地方，在中国及泰国

的一些落后地区，女性接受教育的机会和程度也比男性要低得多。因此，要真

正完全地实现男女平等，不仅需要社会从法律制度上来保障女性的平等权利，

更需要人们的思想观念与时俱进，男性要摒除传统的“男尊女卑”思想，以平

等的目光看待女性；而女性更要不断地完善自我、提高自身修养，以开放的心

态把自己塑造成自信、独立的时代女性，在政治上、经济上都获得解放，才有

可能寻求自我价值和自尊，也才能真正实现妇女解放、个性解放。 

                                                        
[1]乐黛云.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3 

 


